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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青未了 美文

□天D行者

前些日子，北京、石家庄、西安等地
瑞雪纷飞，许多旅客被困在机场，焦躁不
安，情绪激动，有的人甚至大吵大闹。也
难怪，其中有些人据说已经受困三天。看
到这样的消息，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两次误
机经历。

一次是在杭州萧山机场，就是今年7
月下旬出现日全食那天。当天中午我去横
店拜见了香港演员午马先生，然后等我赶
到萧山机场时，忽然黑云翻滚，下起了瓢
泼大雨。其实这时距登机还有3个来小时，
但我估计飞机可能会误点，却仍然心存侥
幸，希望到时航班仍会准点起飞。

我的预感很快便被证实，机场有人招
呼大家到外面一起乘车，把我们带到距机
场至少有半个多小时车程远的一家酒店。
跟我同住的那位小伙子抱怨说，他本来是
想去北京开个会，等到第二天他就不用去
了，还不如退票了事。

安安稳稳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 1 0
点多才通知去机场登机，说好 1 2 点多飞
机起飞。大多数人上了飞机，不料这时有
去北京旅游的团队坚持不赔偿不登机，与
机场人员在登机口争执不已。无奈之下，
机场方面决定将这些人的行李全部卸下
来，飞机自然不能按时起飞了，我们便在
飞机上无可奈何地等待。

接着等下去，仍然不知道飞机几点能
起飞。隔了许久，据说那些闹着要赔偿的
人又要登机，这回飞机上的许多人不愿意
了，他们冲到机舱门口，不让那些人登机，
说都是你们给闹的，耽误了我们很多时
间，怎么能想上就上。

这又是一番争执和协调，最后那些人
也没上这个航班。等到所有风波平息，飞
机才在晚上6点多起飞，这已经过了整整
25 个小时了。我跟人开玩笑说，航空公司
送了大家一次免费的萧山一日游，光航空
餐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吃了四次。

还有一次是在国外。那是2006年的最

后一天，我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准备去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一早当地司机便送
我们去拉巴特机场，到那里一打听，才知
道走错了机场，应该去卡萨布兰卡的穆罕
默德五世机场登机。从拉巴特到卡萨布兰
卡将近100 公里，等我火急火燎赶到卡萨
布兰卡机场，离登机只差20多分钟，办理
登机手续的柜台已经没有人了。

我那里楼上楼下找了几分钟，才找到
人来办理登机手续。拿到登机卡并托运3
件行李后，我放心地以为飞机得好好等我
了。待到关口办完出境手续，走到4号登机
口时，却发现门口空无一人。我问一位工
作人员：“飞的黎波里的航班在哪里？”他
指着玻璃墙外停机坪上一架正在离港的
飞机说：“在那里！”

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幸福终点站》
中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那位老兄，出了境
又登不了机，成了一个在空白地带上生活
的人。那时，我只好跟当地的朋友英媞莎
小姐联系，然后在那片“飞地"上静静等
候。幸运的是，这期间，我接到了好多朋友
发来的新年祝福短信。

等了好久，有机场工作人员来找我，
带我办了重新入关的手续，取消了出境签
证。到了机场大厅，我重新见到了接待我
的英媞莎小姐，她开车带着我回到卡萨布
兰卡城，一路上，她对我说：“看来是摩洛
哥爱你，所以留你在这里过新年了。”我笑

着说：“是啊，摩洛哥爱我，卡萨布兰卡爱
我，给我这么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就在卡萨布兰卡这个浪漫的
城市迎来了2007年元旦，卡萨布兰卡用误
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了我一次惊
喜。那天，当地人都在过宰牲节和元旦，街
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我就在酒店里吃了
晚饭，两块羊肉饼加浇汁米饭，一碗汤，还
有一个酸奶，总计70个第纳姆。

元旦上午 11 点多，当地司机送我到
卡萨布兰卡机场。我在机场喝了杯奶茶，
吃了个鸡蛋后才从容地走进候机室，一
直等到 2 ：5 0 左右才登上摩洛哥皇家航
空的 AT 5 8 0 航班。这是一架波音 7 3 7
－ 7 0 0 ，也许因为是节日，坐这趟航班的
乘客只有 2 0 人，机舱内空位非常多，感
觉非常爽。这次误机，整整耽误了 3 0 多
个小时。

有时我想，人生有时候就像赶飞机，
误机的事难免会发生，遇到这样意外的情
况，关键在于你的心境如何。其实，误机
本身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虽然它改变了你
原有的计划，耽误了你的一段行程，但
是，也许它也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这
时，你最好就是静待其变，安心欣赏身边
的风景，或者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把它当做旅行中的一段插曲。然后，
你会发现，这段小插曲也许还很有意思，
值得你慢慢回味。

宁静是心灵的钻石

□陈孝荣

我基本上算一个室内动物，绝大多
数剧情都在室内表演。就如同那些室内
剧一样，没有多少外景。在时间的车窗
内，一幕幕闪过的，都是从书房到卧室，
从客厅到餐厅这些距离短暂，线条简单，
色彩单一的风景。而这个风景，却是我经
过多年的努力奋斗而采摘的花朵，收获
的果实。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船，我们便是那
拉纤者。人生是条路，我们便是那跋涉
者。人生是块地，我们便是那播种者。我
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把自己一
步步拉到室内，然后在室内坐下来开始
自己的播种，上演属于自己的人生剧。

确定这样的人生目标，可能与我的
性格有关。就如同樱桃树上只能结樱桃，
葡萄树上挂不出核桃一样，我小时候栽
种的就是属于这样的树苗。之后在岁月
的土壤里一日日长大，就结出了这样的
果实。

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害羞，怕出风
头，怕见生人。一见到生人，就如同见到
心仪的女人，脸红心跳，手足无措。记得
上学时，学校正兴起支农慰问演出。我们
子娘园村也没有落下那趟热闹。负责排
练节目的向正寿、覃世茂等老师，在组建
业余文艺宣传队时，就选中了我，对我招
了招手说：“你来。”因为害羞，我扭扭捏
捏地不愿参加，老师就来拉我，连哄带

骗，说：“你看你的嗓子多好啊。一个男娃
子怕个什么丑呀？”好在向正寿、覃世茂
都是我的邻居。向正寿与我同生产队，相
距不到半里路。覃世茂离得更近，两家之
间仅仅隔了一条大沟。因为对他们的信
任，我还是上了台。

巡回演出下来，胆倒是吓大了，怕生
人的毛病有所好转，但怕出风头的毛病
依旧没有治愈，它们依旧在我的身体里、
意识里生根、发芽、生长。一直到我参加
工作，这毛病不仅在岁月里没见好转，而
且愈加严重，厚得和砖墙一样了。参加工
作时，因为我还能搬动几个文字，领导就
根据我的特长，把我放到了办公室里。走
进办公室，应该说是走到了节节高升的
起点，它的前面就是一条前途无量的宽
阔大道。因为办公室就如同一个圆心，下
接百姓，上达领导，容易在百姓中混出好
人缘，在领导那里混出好印象。但因为我
怕出风头，尤其怕见领导，就好像领导是
火山，会将我烤焦似的。一接近就浑身冒
汗，腿似乎被抽去了筋，支撑不住自己的
身子。语言不再是一条流畅的河流，而是
一个疙瘩连一个疙瘩的草绳，结结巴巴，
前言不搭后语。意识好像用扫帚打扫过，
空白一片。也好像领导是通体透明发光
体，无论大小，我的眼睛都不敢直视他
们，望着自己的双手，或是脚尖，一动不
动。

后来，接待的次数多了，尽管能应对
如流地与领导交流了，但我的意志却还

是自己的意志，磨芯在我自己身上，无法
随着别人转动。这样，这一呆，我就在办
公室里呆了长达十四年时间，前面并没
有出现什么宽阔大道，更没有什么节节
高升之类。相反是节节败退，转行去了其
他地方。

在家庭内也同样，需要外出应酬的
事情，我一般情况下就如同指挥官一样，
只是出主意、想办法，真正的行动，则是
支使老婆去做。我则当了甩手掌柜，坐享
其成。再后来，儿子大了，上街买东西之
类的事情，就又支使儿子去做。这样的次
数多了，尽管心里的惭愧时常层层叠叠，
但我的毛病依旧没有改变。

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原来种在我心
里的一颗种子叫宁静。我像个久渴的人
一样，渴望宁静。像个等待翻身的农奴一
样，盼望宁静。只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推开世界上的一切，静静地读书、写作，
那悬着的心，才会咣的一声塌实下来。那
浮躁的心，也才能格的一声发出笑声。倘
若几天不去读书，或是写作，心里就会成
为空旷的原野，不着一物，无依无靠，似
乎与这个世界失去联系了，被抛弃了。

走进室内，开始上演自己的室内剧的
时候，我这才突然发现，原来宁静就是心
灵的一颗钻石。它高贵、闪闪发光。因为我
收获到了止水般的安宁，蜜蜂般的温馨，
风一样的自由和婴孩般的幸福。日子里不
再需要算计，岁月里不再需要防备，生活
里不再需要戴面具，我还原成了我自己。

□佘文馨

或许我还不足以沧桑到去谈论
“年华”，但是“似水年华”，每当我听到
这个词，总觉得那么舒服，那么释然。
好像它为你而生，为你在某个时刻莫
名的感动和流泪做了解释，但是你又
说不清这感觉到底是什么。孔子云，逝
者如斯夫。说的也是年华。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待落
花。人似落花,年华似水。所以，似水年
华，多么悲伤的一个词语。年华不待，
当你不停地为明天劳苦愁烦着，却忽
而发现已经黑发生霜，两鬓泛白；当一
路的风景看尽，当我们活过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一直到了五十知天命，六十
耳顺的岁月，才发现人的一生不过如
此，如此简单，始终是生老病死，悲欢
离合，逃不出也避不了这一出戏。

小的时候看外婆是老人，长大
了，外婆依旧是老人。而我却从幼嫩
到挺拔，经历了少女，经历了青春。一
个生命在蓬勃茂盛着，却总又相对地

在衰退着。年华是这样公平，这样分
明，又这样无情。我在泛黄的照片上
看到了外婆的青春，母亲的青春，而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如此明媚。青春
昙花一现，像是山顶那一层薄而脆弱
的积雪。而我们的一生不过是那座
山，从山脚到山顶，又从山顶到另一
个山脚。

或许人的一生平淡无奇，最光彩
的只是回忆。所以我们在失去后才懂
得珍惜，回过头才发现幸福过。反反复
复，反反复复，河水却从未停止流逝，
不论你懊悔或者悲痛。我们活着是一
种奥妙，一种超出诠释范围的奥妙。但
这奥妙却给予我们如此富足和深刻。
或许众生不过是旅客，不过是匆匆而
来匆匆而去，但生命令我们有了欢笑、
悲伤和爱的权利，令我们创造了年华。
这过程如此美丽。

想象一条河流。 流水可以欢快，
也足以忧伤，或许雅鲁藏布江那般湍
急，或许多瑙河那般悠长。年华似水，
那我们的人生便是这河流。

似水年华

误 机

恋天池

终难离

□质 栩

“瑶池仙境世绝殊，天上人间遍寻
无。”天池古称瑶池，深藏于天山群山之
中，提到天池人们便会想到王母娘娘开
瑶池蟠桃会，周穆王骑八骏踏天山的传
说。今天，在天池湖边，王母娘娘与周穆
王的故事点缀着天池的各个景点，每一
个景点也都因此而变得生动。

37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哈孜别克，就
生活在这个仙履重重的天池，与当地世
居的许多牧民一样，随着天池景区的开
发，他的身份从牧民转变为"景民"，收入
增加了好几倍。

哈孜别克出生在天池海西的一个毡
房里，他是看着天池的那潭碧水长大
的。小时候，父亲总跟他说："很早前，这
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有福啊！"说
完父亲就会望着天池，眼中充满自豪与
眷恋。

哈孜别克十岁时，天池开始开发
旅游，于是，哈孜别克跟着大些的孩子
一起在景区里做租马生意，算算一个
夏天竟然可以挣只羊羔钱，这让小哈
孜别克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过，那时的
他还不懂什么叫“旅游”，为什么山外
的游客来了都要骑马，他们没有马又
是怎么生活的？他对山外的生活充满
了好奇和憧憬。

光阴飞逝，转眼间哈孜别克成为一
个英俊的青年，同样生活在天池边的女
孩玛依拉，成了他的新娘。在哈孜别克
2 7 岁时，他们有了大儿子买尔班，买尔
班成长在天池的建设期，他亲眼目睹着
土木建筑的房子一座座拔地而起。

四年前，为了规范天池的旅游，一
部分牧民继续在牧场放牧，一部分牧民
转变为农民、景民和国有企业职工。而
哈孜别克家成了 1 3 2 户景民之一，从海
拔 1 9 1 0 米的冰碛湖边搬迁至天山脚下
的统一经营区内，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不忙时，哈孜别克会骑马带
着儿子在天山上转一圈，看看天池的
碧水，看看天池边的一草一木，再静静
地坐一会儿，与天池一同呼吸，一同回
忆。哈孜别克说，在他无忧无虑的孩童
时代，总想下山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
自己搬到山下，有的是机会去山外看
看，但心里始终还是牵挂着天池，依恋
着天池，因为他的每一段成长都离不
开天池。

今年春天，天池开始迎接国内外游
客时，哈孜别克一家从阜康开着车回到
天池边，丰裕的雨水令天池的水草更丰
美了，大儿子一下车就忙着找以前的玩
伴，小儿子则迈着稚嫩的步子，在天池
边摇摇晃晃地走着，想去看山花，想去
看海西毡房。一瞬间，哈孜别克仿佛回
到儿时，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那
种自豪与爱恋油然而生。

现在，每当哈孜别克接待游客时，
都会绘声绘色地讲述天池那美丽的传
说，讲述自己在天池的成长故事……


